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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一声

人，有时真想痛痛快快吼一嗓子，
但又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吆喝。
城市显然不适宜；过于郁闷和忧伤，给
你个旷野也喊不出来；生命质地太轻，
没有吆喝的必要。因而许多时候只能
忍着、憋着，委屈自己。

我肯定忍过。憋过。
然而，当回到暌违已久的故乡，见

到逶迤数十里的麻栎林，由不得就吼了
一嗓子。爬上一座山头，对着下坠的落
日，忍不住又吼了一嗓子。

黄昏的麻栎林，阔大无边，随着起
伏的山峦排挞至目力不及的苍茫处。
没有风。半尺厚的落叶松软如海绵。
黑炭般的树干举向苍穹，借助些微的夕
光，可见梢头浅黄的叶芽。

驱车三百多公里，就为了这几声
吆喝。

幽静的麻栎林，幽深的人生，期待
我的这一声吆喝。

是啊，一个不曾吆喝的生命，是多
么的羸弱与憋屈。

一树豆梨压群山

一片乱若棋子的山峦，仿佛被一
把巨大的剃头推子修理过，全成了和
尚头。芭根草短如寸发，永远也高不
过脚踝。

雨水顺着浑圆的山体滚下山涧，
成全了一溪豆绿的好水。

我看着夕阳从山坡上一弹一弹地
往下跳，溪水“刺啦”一声，熄灭的光焰
化作缕缕半透明的薄雾，遮住下体。

此时，一团粉白、素净的豆梨，从
青灰色的暮霭中蝉蜕出来，看上去孤
独得恰到好处。凭感觉，这一树轻盈
的豆梨花，似有万钧之力，把群山稳稳
地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这是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唯一的一
棵树，像一盏灯，一个意念，一种信仰，
被山之手托举着，孤独又倔强。

我想，那些有分量的孤独，从来就
不是什么坏事，它压住一些什么，再压
住一些什么。

我没有靠近那棵豆梨，只是远远地
注视、眺望，并借它的那一份独孤，紧紧
压住我内心不断分蘖的野草。

断头路

皇甫森林，树种多为麻栎，株距
疏朗。鸡血土的路，蜿蜒其间，与黑
色麻栎树干一明一暗，形成巨大的视
角反差。晚照的光，打在土路上，仿
如一根着了火的草绳。某个恍惚瞬

间，我怀疑红
土路真的会燃
烧起来。

画 家 不
来，可惜了。

黑森林中
的红土路，是
一种诱惑与牵
引，由不得你
彷徨与踟躇，
抬腿就跟着它
走上一程或半
程 。 那 种 惬
意 ， 那 种 忘
形，竟然模糊

了远近。
路是神秘的，有些路走着走着就

断了。或断于涧水，或断于陡坡，或断
于莫名。

不是什么呢？常常，一条看上去
比火柴梗长不了多少的路，当你一旦
踏上去，它便像个魔术师，越扯越
长，越扯越长，一会儿直，一会儿
曲，曲了又直，任你怎么走也走不到
尽头。又常常，原以为是一条很长很
长的路，长得使人有种地老天荒的错
觉，你打算把一生都托付给它，可是
走着走着，它说断就断了，断得让你
措腿不及。

那天，我站在麻栎林中红土路的
断头处，突然就生发了许多感慨。

这世上，有一条路我至今还在踽踽
而行，它的尽头，我可就此安息。

抱一抱曾经的少年

说来遗憾，还没细品过生活，看清
一些世相，人生就即将走到尽头了。

那天，我在麻栎林中逗留，累了，
随意坐在一块似曾相识的麻石上，正
好面对一株麻栎。此刻，僵死的记忆
瞬间活转过来。

那株麻栎俨然像个伟丈夫了，高
大挺拔，枝繁叶茂，布满鱼鳞状树皮的
主干少说也有一抱粗了。

复活的记忆提醒我，它是我五十
多年前亲手所植。彼时，我还是一个
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年，在无书可读的
年代，携一把山钁，在此山中刨坑种
树。刨一百个坑，可以从林场会计那
里领到五毛钱，我感到很满足。那个
冬天，我在这片山坡上究竟刨了多少
个坑，栽了多少棵树，似乎只有这片熟
悉又陌生的麻栎还记得。

我起身走过去，紧紧搂抱着一株
麻栎，泪水就下来了，不知是庆幸，还
是忧伤。也许两者兼有吧。“树犹如
此，人何以堪。”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株麻栎在荒山瘠地苦苦修行半
个多世纪，出落成栋梁之材。而我，自
从丢下那把山钁，身影飘忽如雪泥鸿
爪。如许岁月如流水般逝去，自己究
竟吃掉多少粮食，穿破多少衣服，花去
多少所谓的工资，发过多少牢骚，诅咒
过多少次不公的命运……

我不如这株麻栎呀！

卑微的河源

大江大河姑且不说，普通河流的
源头总是卑微的。

肇始于皇甫山的河流，我只认识
一条：豆青河。此水一路向北绕过我
同样卑微的豆村。因此，我将自己视
为其豆蔓上结出的一粒卑微的豆子。
然而，我却在这微小的“一豆”前面加
了个大词——“乾坤”，作为自己的微
信名号。

那日，见到豆青河的源头时，我端
详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

原来我的生命之源竟如此卑微：
它背靠的山，高不过两百米；它的源出
之水，细若蜿蜒的蚯蚓。然而，它还是
哺育了一方生灵。

我想，出身卑微的豆青河，毕竟也
是河。

暮色苍茫中，我向它的源头，深深
鞠了一躬。当然，也是给自己鞠的。

皇甫山短章
许俊文

去年初冬，我跟老师在卧龙山
庄葛庄主的茶园遥拍天柱山金顶，
听说卧龙峡就在附近，忍不住一探
究竟。天清气肃，寒潮催黄，葛庄
主潜入草莽，披荆斩棘，我们裹紧
衣帽，尾随其后，一路惊飞山鸟。
落叶满山，红黄交错，细看竟是一
盘大棋，时光对弈，我们躬身入局。

眼前豁然开朗，望见石坝，碧
水嵌入秋山，风在湖面低回，漾起
一圈圈年轮。立坝观湖，天海云浪，
红叶如舟，舟上蜻蜓点水，衔起一把
碎银。俯视坝下，便是卧龙峡，两岸
崖壁高耸，溪流连缀山崖河谷，转折
消失。顺溪而下，石间寻路。河谷
是石头家族的领地，大石狰狞，小石
玲珑，大小交错，变化万千。犬牙交
错，积水成潭，枯叶沉底，如琥珀五
色斑斓。溪水穿梭石缝，九曲回环，
仄处细如盲肠，水侧身潜入窄门，宽
处寒潭相连，状如葫芦。

辗转到了一处断崖，五六米
高，穷途末路。葛庄主笑道：“你们
跟着我走，好景还在后面。”他另辟
蹊径，身子一沉，不见踪影，转眼穿
石而过。我们紧随其后，三块巨石
垒叠，支起一片洞天，洞口仅容一
人，秘不透光，不见深浅，通往另一
片时空。我蜷缩身体，进入石洞，
大气不敢出，头顶巨石摇摇欲坠，
吹口气都会破坏石头间微妙的平
衡。石上插着一些短钢筋，是渡我
的悬梯，几次试探，终于踩上去，抓
崖踩铁，贴壁腾挪，下几步，终见亮
光，觅光出洞，深吸口气，几十秒长
如千年。刚出洞口，便有奇观，巨
石将瀑布破开，左边落差极大，激
流如箭，破空而下，钻岩裂石，崩晶
碎玉；右边山势缓和，潺潺而下，温
文尔雅，在碧绿的菖蒲间浅吟低
唱，两道溪流汇于潭中，波纹殊异，
缓急交融，奏出奇妙的和弦。波上
红叶似婀娜舞女，脚步轻柔，生怕
踩痛了涟漪。

向下走，山势愈来愈险，两岸
崖壁高耸入云，天空缩成一条缝，
老松横在崖间，隐天蔽日。走着走
着，路没有了，重新变成崖壁上的
钢筋。葛庄主一马当先，脚踏钢
筋，侧身攀上石壁，手脚并用，不一
会就到了对面。巉岩不可攀！我
萌生退意。可同行人都纷纷攀上

悬崖，岂能当懦夫。咬紧牙关迈出
步子，似壁虎贴着崖壁，踏空而
行。心脏长出翅膀，要飞出喉咙。
四肢僵硬如铁，血液沸腾如火。崖
缝间泥土味夹杂草香，送进了鼻
孔，野草如刀剑划过脸颊，蚂蚁在
脸上探险，生死攸关，无暇顾及小
痛小痒，手抓树根，脚踏钢筋，稳扎
稳打，每一步都再三斟酌。偷瞥脚
下，岩壁上闪着青蓝色的光，枯藤
斜挂，细流汇聚成河。抬头仰望，
老树拼命地攀附悬崖，云彩逃逸到
九天之外。行至中途，脚下的路又
变了。圆木扎成一捆，横在钢筋
上，变成高空栈道。心里却更不踏
实，木头多已腐烂，踩上去脚往下
陷，木粉簌簌落。脚下不敢用力，
只能抓紧树根和岩石，凭臂力移
动。不一会就汗流浃背，手脚酸
痛。险途将尽，我面朝石壁，缓缓
而下。重回大地，放声大叫，可干
裂的嘴唇连在一起，张嘴生疼。悬
崖上的钢筋和木栈道是葛庄主早
年所为。他想开发卧龙峡，亲手规
划线路，将钢筋钉入石壁，山木悬
于险境。奈何机缘未到，他只能一
次次带人攀崖走壁，练就一身猿猱
挂壁的好功夫，流走的是时光，老
去的是梦想。

“看啊，那是天柱山！”葛庄主
招呼我们。我环顾四周，唯见空
谷。朝葛庄主所指看去，石头上长
着墨绿的痕迹，高低起伏，巍巍山
影，竟是袖珍的天柱。造物主真的
有趣，造了一座天柱山，还在这隐
秘处偷偷为它刻一幅像。又见奇
石悬空，中心镂空，显出一男一女，
情侣对视万年，浪漫刻进石头。再
向前，一瀑悬之，凡人已不能踏足，
瀑上眺望，崖高百丈，壁立千仞，头
晕目眩，摇摇欲坠。再回首，峡谷
蜿蜒而上，腾云驾雾，直上九天，这
不就是传说中的龙吗？

从卧龙峡逸出，夕阳西下，红
光笼罩大野，脚下换成石板古道。
铺路石块中夹杂着废弃的石磨、石
碓。葛庄主介绍，卧龙峡一带的山
民，早年引峡中之水，带动水车，用
石臼冲碓木粉，是制香的原料，山
民以此为生。如今，山民飞出峡谷，
留下一座空山。暮霭沉沉，星火明
灭，蓦然回首，龙卧峡中。

卧龙峡
舒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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